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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愛玲曾說：「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紅樓夢》。」見氏著《紅樓夢魘》（臺

北：皇冠，1977），頁 11。筆者曾解釋說：「所謂『一切的泉源』指的應該不只是寫作技巧

筆法方面的影響而已，可能更是人生觀，也就是對人生感悟與思考方式的啟發。」見郭玉

雯，〈《紅樓夢魘》的考證意見與價值—以小處刪改與後四十回問題為主〉，《文史哲學報》

45(1996): 3；亦收錄於《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臺北：里仁，2004），頁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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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ng of tr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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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志清說：「自從《紅樓夢》以來，中國小說恐怕還沒有一部對閨閣下過這樣一番寫實的

功夫。……給她（張愛玲）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舊小說。」見〈張愛玲〉，收錄於氏著，

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1979），頁 341、342。

3 見〈談看書〉，收錄於張愛玲，《張看》（臺北：皇冠，1976），頁 219。

4 陳獨秀在五四提倡新文學時即喊出「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的口號，另外兩個則是

「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見夏志清，《中國現代

小說史》，頁 2）

5 張愛玲為了《紅樓夢》的考證與批評，花費十年撰寫《紅樓夢魘》一書。

6 原來《海上花列傳》用吳語寫成，共六十四回。本文所採取的是張愛玲所翻譯的國語本

《海上花列傳》，分為上冊《海上花開—國語海上花列傳1》與下冊《海上花落—國語海

上花列傳 2》（臺北：皇冠，1983）。她將原書裡包括「四書酒令」等文字刪去，合併第四

十回與第四十一回、第五十回與第五十一回，總共減掉四回，六十四回一變而為精簡的六

十回。四書酒令等確實是作者韓邦慶充填的文字，與情節、人物、主題無關；為檢閱方

便，本文所引皆見國語本，不另註。

7 見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9冊（臺北：唐山，1989），頁 448。

8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 9 冊，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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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見王德威，〈寓教於惡—狎邪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2003），頁 105

-106。

10 同上註，頁 123。

11 張愛玲曾說：「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

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見氏著〈自己的文章〉，收錄於氏著，《流言》

（臺北：皇冠，1973），頁 23。

12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280。

13 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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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曹雪芹自己在第一回言：「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

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筆者曾解釋道：「作者捨棄較容

易的朝代編年的擬史格套，卻要遵循更難的『事情應該有的情理』來創作，前者只是固定

的模式，後者需要的是掌握事情的『體』，也可以說事情的本質。」見〈紅學評點派概

述〉，收錄於筆者著，《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頁 13。

15 蔣瑞藻在《小說考證》卷 8 引《譚瀛室筆記》說：「海上花作者為松江韓君子雲。韓為人

風流蘊藉，善奕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滬上甚久，曾充報館編輯之職。所得筆墨之資悉

揮霍於花叢。閱歷既深，此中狐媚伎倆洞燭無遺，筆意又足以達之。」見胡適，〈海上花

列傳序〉引，《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臺北：里仁，1982），頁 431。

16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279。

17 一笠園模仿大觀園的描寫並不成功（齊韻叟為園主，養有一班也叫琪官、瑤官的戲伶。孫

素蘭、姚文君都因為躲賴公子而被邀請入園暫居，一笠園明顯也有避難所的意味。齊被封

為「風流廣大教主」，對女孩體貼護衛，頗似賈寶玉。園中確實也可讓這些女孩放心遊玩，

孫與琪官、瑤官三個可憐女孩，甚至在園中拜為姊妹，亦將此園當做是超越血緣而聯繫姐

妹情誼之聖地），一方面此園之重要性在全書結構中絕不能與大觀園相比，另一方面也因為

《海上花列傳》更為寫實，一笠園的出現顯得相當突兀。不過是否也由此證明韓邦慶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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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不模仿曹雪芹的大觀園？

18 見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收錄於《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711。

19 同上註，頁 719。

20 見王德威，〈寓教於邪—三部晚清狎邪小說〉，收錄於氏著，《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

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1993），頁 120。

21 同上註，頁 119。

22 見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三民版），「例言」，頁 1。

23 見孫玉聲，《退醒廬筆記》，胡適〈海上花列傳序〉引，《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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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見胡適，〈海上花列傳序〉，《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 445、448。

25 周蕾曾批評中國現代小說男性作家譬如茅盾的作品裡「女性作為傳統和視覺上的物化對象

這個角色，又返回歷史舞台。」見氏著，《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1995），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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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見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711。

27 同上註。

28 見李歐梵，〈情感的歷程〉，收錄於氏著，《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1996），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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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見馮其庸，《論紅樓夢思想》（哈爾濱：黑龍江教育，2002），頁 159。

30 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5），第

7章「從官場到情場」第 4 節「三角戀愛模式的文化功能」，頁 227。

31 見張愛玲，〈談看書〉，《張看》，頁 217。

32 例如三○年代的主流共產小說，「戀愛」情節往往成為「革命」故事的佐料。可參考夏志

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11 章〈第一個階段的共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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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會兒，聽得黃翠鳳腳聲下樓，趙家媽忙取琵琶及水煙筒袋上前相迎。翠鳳盛氣嗔道：『忙

什麼呀！嚶喤嚶喤鬧個沒完！』錢太太含笑分解道：『她嚜也算沒錯，為了票子來了有一

會了，唯恐太晚了不行，喊你早點去。』翠鳳不好多言，和錢太太立談兩句，道謝辭別。

錢太太直送至客堂前，看著翠鳳上轎方回。」

34 見張愛玲，〈談女人〉，《流言》，頁 83。

35 本文所根據的本子乃以庚辰本程甲本為底本的《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1984），不另

註。

36 本文脂評皆見於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1979），不另

註。



37

38

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380

37 張愛玲加以註解：「拆字格諺語。下午六點鐘是酉時，三星期是廿一天，合成『醋』字。」

見《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91。

38 見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711、

7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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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見瓦西列夫（ ）著，趙永穆、陳行慧譯，《愛情論》（臺北：時報，

1990），頁 13。

40 第三十三回張蕙貞透露：「王老爺臂膊上，大腿上，給沈小紅指甲捏得都是血！」



41

42

43

41 王蓮生原本似乎有受虐狂的傾向。他感受到小紅對自己不似以往，並不確知她戀上小柳兒

之後就常嘆氣，「蓮生不禁長嘆一聲」（第二十八回）；在察破沈與小柳兒的私情，甚至張

蕙貞處也如此，第三十三回即寫道：「蕙貞替他寬衣褪褲，相陪睡下。矇矓中但聞蓮生長

吁短嘆，反側不安。」可見他很早就沉浸在失戀的情緒之中，並無法欺騙自己。

42 見《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635。

43 見筆者，〈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清華學報》新 31.1/2(2002.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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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4 見陳曉林，〈問世間，情是何物？兼介《愛情論》與《愛情續論》〉，收錄於瓦西列夫著，

趙永穆、陳行慧譯，《愛情論》，頁 11。

45 見張愛玲，〈《海上花》的幾個問題—英譯本序〉，收錄於氏著，《續集》（臺北：皇冠，

1995），頁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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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見胡適，〈海上花列傳序〉，收錄於氏著《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 448。

47 可參考筆者所著，〈紅樓夢與女媧神話〉，《婦女與兩性學刊》12(2001.6): 39 -63。

48 見李歐梵之講演稿，《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 76。

49 見瓦西列夫，《愛情論》，頁 38。



50 見張愛玲，〈談女人〉，《流言》，頁 83。

51 筆者曾說：「追究起來，其實是因為父權社會之婚姻制度對於女性而言極不公平，女性出

嫁之後即依附於夫家，本身無獨立性；既無法自主，就容易受到丈夫追求名利（為了家庭

的存活與延續）之生活態度所影響；而且在家庭功能的運作下，女性非常容易淪為生養與

生活的工具，總而言之，父權社會之婚姻制度總是極力使女性的生命功利化。」見〈紅樓

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頁 110。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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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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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兩人在第五十一回於一笠園中已商定婚事，作者卻在第五十九回才加以追述：「淑人心知

說的係願為夫婦生死和同之誓，目瞪口呆，對答不出。」

53 第十二回周雙珠曾稱讚周雙玉：「人是倒蠻聰明；她看見我打五關，看了兩趟，她也會打

了。」

54 第十八回林素芬說：「我說要跟客人脾氣對嚜好；脾氣對了，就窮點，只要有飯喫就好

了。」



55

56

57

58

Simone de Beauvoir 59

55 見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三民版），〈跋〉，頁 630。

56 張愛玲說：「敲詐到一萬銀元除贖身外，剩下的作嫁粧，足夠她嫁任何人為妻，如果不太

高攀的話。而仍舊作妾，可見不是爭名份，不過是要馬上嫁一個她自己看中的，又嫁得十

分風光，出這口氣。」見〈《海上花》的幾個問題〉，《續集》，頁 79。

57 可參考筆者所著，〈治家強人王熙鳳〉，收錄於筆者著，《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大

安，1994 初版；里仁，1998 初版，1999 再版，2001 三版）。

58 可參考筆者所著，〈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

59 「依波娃之見，『妻子』這個角色阻礙了女性的自由。雖然波娃深信男女間確實是有深摯不

移的愛情存在，但她亦同樣深信由於婚姻體制是會將戀人間自由付出的情感都轉化成為強

制性的責任及切切不讓步的權利，因此婚姻體制是會破壞掉戀人間那份出於自動自發而營

造出的關係的。尤有甚者，婚姻還會將女性貶入奴隸的地位。」見羅思瑪莉．佟恩

（Rosemarie Tong）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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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0 見陳永健，《初挈海上花》（臺北：大地，1997），頁 30。

61 見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710。

62 第四十七回她要離開時，鴇母拿了小東西送她，她正眼都不瞧，「盛氣莊容，凜乎難

犯」，一方面做給羅子富看，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個性。

63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的回前總批曾說鳳姐：「余讀左氏見鄭莊，讀後漢見魏武，謂古之大

奸巨滑，惟此為最。今讀石頭記，又見鳳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剛，占步高，留步寬，殺得

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斲喪元氣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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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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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見筆者，〈是真名士史湘雲〉，收錄於筆者著，《紅樓夢人物研究》，頁 122 -123。



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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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見筆者著，〈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頁 128。

66 王德威也說：「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陶玉甫不作出他那致命的『正式』『求婚』，這對情人也

許會以丈夫與愛妾的身分，愉快地共同生活。」見氏著，〈寓教於邪—三部晚清狎邪小

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頁 119。

67 「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忒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

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所致。



68

69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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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筆者曾說：「曹雪芹因此還寫了 45 回的『風雨夕悶製風雨詞』，一方面描述瀟湘夜雨之

情：『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

霖脈脈，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凄涼。』」見

〈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頁 123。

69 見《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425。

70 見王德威，〈寓教於邪—三部晚清狎邪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

頁119 -120。

71 李漱芳在第八回初出現時即生著病，由李浣芳代為出局；第二十回她要陶玉甫在自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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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後，「把浣芳娶了回去，就像是娶了我。」第三十五回她說：「我倒也幸虧了她；不然，

多少老客人教我去應酬要我的命了。」

72 第八回描寫羅子富開完笑說珠鳳以後是「大太太」（非常明顯的暗示），「翠鳳一見嗔道：

『你看她可討人厭！』珠鳳慌的斂容端坐。翠鳳越發怒道：『是不是說了你生氣了？』走過

去拉住她耳朵，往下一摔。珠鳳從高椅上撲地一交，急爬起來，站過一旁，只披嘴咽氣，

卻不敢哭。」

73 見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三民版），〈跋〉，頁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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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同上註。

75 見胡適，〈《紅樓夢》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 193。

76 張愛玲曾讚美《紅樓夢》早本寫賈寶玉中年出家的筆法：「寫他一生潦倒，到這年紀才出

家，也是實在無路可走了，所謂『眼前無路想回頭』（第二回），與程本的少年公子出家大

不相同，毫不淒豔，那樣黯淡無味、寫實，即在現代小說裡也是大膽的嘗試。」又說：

「以曹家的歷史，即使不露出寫本朝的破綻來，而表明是宋或明，以便寫刑部貪污，恐怕仍

舊涉嫌『借古諷今』。所以大概沒有選擇的餘地，為了寫實與合理，只好寫抄沒，不過是抄

得罪有應得。」（《紅樓夢魘》，頁92 - 93、249）不論早晚本，「寫實」確實是此書主要精

神。

77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頁 283。

78 見張愛玲，〈憶胡適之〉，收錄於氏著，《張看》，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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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胡適甚至因此說：「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答蘇雪林

書〉，《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上海古籍，1988），頁 279-280。

80 見水晶，〈蟬—夜訪張愛玲〉，收錄於氏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臺北：大地，

1973），頁 21。

81 可參考徐扶明，《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1984）。

82 第五十三回說她看《千家詩》，「她說這時候上海就像是說夢話，租界上倌人一個也沒有，

幸虧她到了上海，這可要撐點場面給她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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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見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2》，頁72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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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見胡適，〈海上花列傳序〉，收錄於氏著，《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 442 -443。

86 見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 2》，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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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見王德威，〈寓教於邪—三部晚清狎邪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

說》，頁 124。

88 可參考水晶，〈詳論《半生緣》中「自然主義」的色彩〉一文中對於自然主義的界定與運

用，《張愛玲的小說藝術》，頁 149 -167。

89 見張愛玲，《怨女》（臺北：皇冠，1966），頁 19。

90 第六十回：「二寶氣上加氣，苦上加苦，且令樸齋率同相幫收拾房間，仍令阿巧攙了自

己，勉強蹭下樓梯，一見洪氏，兩淚交流，叫聲『媽』，並沒有半句話。洪氏未知就裡，猶

說道：『你樓上去陪客人吶。我蠻好在這兒。』二寶益發不敢告訴其事，但仍叫阿巧溫熱

了二澆藥，就被窩裡餵與洪氏喫下。」

91 第五十八回作者曾描述趙二寶回想當初與史三公子的交往過程：「其平居舉止行為，又如

何溫厚和平，高華矜貴；大凡上海把勢場中一切輕浮浪蕩的習氣一掃而空；萬不料其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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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棄信，負義辜恩，更甚於冶遊子弟。想到此際，悲悲戚戚，慘慘悽悽，一股怨氣，上喉

嚨，再也捺不下，掩不住。」

92 見張愛玲，〈《海上花》的幾個問題〉，《續集》，頁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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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紅樓夢評論》（臺北：里仁，198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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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見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流言》，頁 21 -22。

97 張愛玲說：「我的小說裡，除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澈底的人物。他們不是

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澈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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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graphies of the Flowers of Shanghai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uh-wen Kuo

Abstract

Han Bang-ch’ing , the author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 Flowers of

Shanghai (a famous novel about prostitutes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claimed that the literary consanguinity of his novel was with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 . Lu Hsun ,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said the same thing. Hu Shih , a famous textual

scholar, however, held a contrary opinion. Hu was the first to point out that

these two novels had only loose connections. Chang Ai-ling (Eileen

Chang) accepted his argumentation, and compared Han’s novel with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This paper will prove the literary affinity betwee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Biographies of the Flowers of Shanghai in three ways: the

theme, the characters (esp. female characters), and the style. The best way to

salute the literary classics is not merely to ape somebody at every step. What

counts is sharp eyes and keen insight.

Keywords: modernity, realism, prostitutio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Flowers of

Shanghai ,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Yuh-wen Kuo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